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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绿影
陈小丹

一

铁轨藏进土地的皱纹，
绿皮火车慢行，
像老钟摆，

在时间的空洞里摇晃。

车窗外，麦田低头，
风景走失，像被谁剪断的胶片。

座椅轻颤，
一场未开始的离别，
已在空气里发酵。

二

晨雾里，鸣笛掠过雾霭，

像早起的鸟划破沉睡的天光。
你手心攥着一张泛黄的车票，
号码模糊，
方向却早已印在铁轨的骨缝里。

站台，影子被拉长又压扁，

上车的人慢，下车的人急，
谁也没说，
这火车究竟开向哪里。

绿色车厢摇晃，

像一首迟疑的诗句，
喘息着，不肯停顿。

三

午夜，铁轨上跑过一个故事：
有人带着咸水，

一瓶海的幻象，
每到小站，他揭开盖子，

让盐融进空旷的空气。

他说，盐是回忆海的气息，

铁轨是通向未来的载体。

我看向你，
你的脸，被月光裁成细薄的纸，

像一张发白的老照片，
边缘正一点点烧焦。

火车越来越慢，
慢到整列车厢只剩下我们两人，
言语，沉默成空。

四

某处，火车终于停下。
尾灯暗灭，像疲倦的眼睛。
你起身，走入夜色，

铁轨不再追随你，
绿皮火车不再发问。

座椅空荡，

一张遗落的车票留在桌面，
号码模糊，
终点却比夜色更遥远。

五

火车再次启动，
像一首写了一半的诗，

仍在铁轨的诗痕里挣扎。
尘土在尽头轻扬，
而绿皮车厢带着它的迟疑与疲惫，

缓缓驶向某个无人应答的站台。

这告别，没有开始，
也不会结束。

雪，飘过贝壳
（外二首）

乔志兵（福建）

冬日的崖边，风梳理荒芜
浪早已喑哑
一枚贝壳，搁浅在时光的浅滩

漩涡、暗流，化作霜白的诗行

雪悄然铺展
临摹着大海往昔的跌宕

雪花挣脱云的怀抱
翩跹而降

第一片雪，轻触贝壳的脊梁

给它披上纱裳
它静静卧着，听雪讲述远方

雪后夕阳

归巢的飞鸟，驮着霞光
叽叽喳喳，在雪地上拉长
田埂间，几个晚归的农人
脚步踩碎余晖

框住了辛劳、质朴与满仓的希望

雪在树梢挑着冰晶，檐下挂着冰哨
余晖洒在雪面，折射出细碎金芒

层层叠叠，涌向远方的山岗

冰封的湖面
水底沉眠的游鱼
误把这光芒，当作春日的曙光？

雪后夕阳，用温暖色调

梦里，依旧有雪影夕光，静静流淌

月光背上的雪

旷野之上，风在低吟
雪飘向更远的黑暗，月光相随
湖面冰封，月光背上的雪
鱼儿在冰下游弋，仰头张望

误把这光影，当作诗

夜月光，宛如碎银倾洒
穿透云层

雪，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漫卷
一片，两片

纷纷扬扬
落在月光脊背上面

雪与月光齐坠
宛如流星，划过静谧的夜畔

月光隐退，雪已镌刻进夜色

季节种在诗行里
罗永德（四川）

梅花唱响寒冬腊月
冬天的体现 迎面扑来

站在四季的起始线上 雪花
用手语告诉你
西风正值年少轻狂

相生相爱玫瑰与爱情 又相爱相离

阳春白雪离不开的泪 总是洒在花前月下
四月芳菲 好花配好景
配好了是酒 配不好成药

梦比夜深的故事 只在爱的季节上演

胡思乱想盖过草长莺飞 保持乐观适当

知了昼夜高调
此时的蝉 高高低低鸣唱

一块汗斑 明白地告诉你
生命的力道有多么的响亮
饭碗的背后 一双辛劳的手撑着

苍天的额头上 鸣过一排大雁

它们所言的 不是霜雪的平仄
是经验过的稻田 水肥草美的湿地
再看一轮圆月如昼

南方的冬
廖日春（江西）

冬阳拨开白雾寻找葵花的种子
北归的鸟雀飞来飞去

搜索油菜花的清香
瘦了的雏菊成了冰棒的影子
落叶告别了树丫

青草也被剥了一层皮

残风吹乱了雪的冷傲
梅花开在核桃壳的土地
沟渠埋伏春水的柔情
菜地的绿愁煞白雪的张狂

那年的雪花
伍平均（广西）

那年的雪花落在窗台
比一群鸽子归来更安静

比流水更无形

在很远的南方多年

悬浮着陈年的雪花

与川东的寒风
跟随瑟缩的儿歌飘移而来
我在寻找最早的部落
猜疑自己的祖先

那年的雪花或许是一扇门
穿过去就是春天

沁园春·卡加道赞
(词林正韵)（外一首）

忠格杰（甘肃）

太子神山，其乃河边，夏各山巅。
望风吹草地，碧波荡漾，曲流穿草，
白帐连圈。牛马悠游，炊烟袅袅，

神勇男儿箭穿天。撒风马，舞旗幡哈达。
策马金滩，户三百众三千，

人杰地灵龙卧虎蟠。靖国之梁柱，卿官郡
守。

豪商富贾，通贸边关。博学才贤，
著书立说，满地黄金油浸山。
看千里，望碧天绿海，天地同安。

自制沙棘汁感吟（新韵）

几步冰梯几雪寒，天桥栏畔小民摊。
看旁瓶里沙棘水，足见不服生计酸。

灼亮的波光

暮色像一层轻纱，落下。
我沿着古镇的石板路，一路

缓慢前往，走向那片宁静之地。
当身后的喧嚣声渐渐消

退，眼前出现的是被月光笼罩
的悠悠江水，还有那随风摇曳
的芦苇荡。

胡乱收拾了心情，坐在一
块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头上。

江风温柔地拂过，带着特
有的湿润气息。

丝丝缕缕的凉意，竟能穿
透肌肤，沁人心脾，将心底的燥
热与疲惫一点点驱散。

耳畔，水流声连绵不绝。
那是江水与时光的对话，

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岁月的故
事。

偶尔，江面上划过一道亮
光。

接着一片，两片……
波光开始急促地闪烁、跳

跃，像是一群欢快的精灵在嬉
戏。

我不禁有些恍惚，如果能
忘却这是月光洒在江面上的景
象，我定会以为是嘉陵江水在
向我传达着什么寓意。

而我，也愿意沉浸在这奇
妙的幻想中，去解读那波光里
隐藏的岁月密码。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月光
邂逅江水产生的美丽画面。

闪烁的波光，如一枚枚神
奇的钥匙，悄然打开了记忆之
门。

那摇曳的光影，恍惚间让
我看到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江面上，一艘艘商船来来
往往，船帆在风中鼓荡，船夫们
吆喝着古老的号子，声音在江
面上激越回荡。

岸边的顺河街、下河街、盐
店街，热闹的集市人头攒动，叫
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

远处的亭台楼阁里，传来
悠扬的丝竹声，仿佛是岁月的
轻吟。

这一切的景象，在波光的映
照下，渐渐清晰又渐渐模糊……

我久久地，沉浸在月光、江
波与夜色交织的世界里。

岁月的长河中，多少人来
了又走，多少故事起了又落，而
粼粼波光却经年闪烁不熄。

也许它汲取了大川的灵气
与底蕴，才得以在这悠悠时光
里，绽放出如此独特而迷人的
光彩。

这样的夜晚，宛如一幅流动
的画，让我深深沉醉，不舍离去。

但终究，我还是起身，向着
那有灯火和人语的地方走去。

转身的刹那，一束灼亮的
波光涌来，如流星般划过我的
眼眸。

仿佛希望的曙光，驱散了
心中蛰伏的一丝阴霾。

在月色的怀抱中

犹记一次山间露宿，夜半
醒来，只见月光透过树叶的缝
隙倾泻而下，地上的光斑闪烁
不定，宛如繁星坠落人间。

那一刻，我被这月色的奇
妙之美深深震撼，心中涌起一
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仿佛与这
天地融为一体，感受到了大自
然最纯粹的呼吸与律动。

亦有比我更痴迷于月色之
人。

一位摄影师朋友，为了拍
摄到不同情境下的月色之美，
常常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

月圆之夜，他登上高山之
巅，捕捉那月光下云海翻腾的
壮阔；月缺之时，他静守湖边，
记录下月光在水面上破碎又重
组的婉约。

他曾在一个暴雨初歇的夜
晚，奔赴郊外的古桥，只为等待
那云雾散去后，月光洒在古老

桥身上的静谧画面。
他笃信，月色在不同的天

气、不同的地点，有着千变万化
的姿态，每一种都值得用镜头
去珍藏。

夜晚赏月，常常能引发人
们内心深处的情思，尽情释放。

有的是乡愁，如李白的“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有的是爱情，如张九龄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有的是豪情，如王昌龄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
未还”。

有的则是对人生的思索，
如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苏轼在中秋之夜，对月怀
人，把酒问青天，更是留下了千
古绝唱《水调歌头》。

古人眼中的月色，总是与
自然万物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的。

山间的月色是宁静的，溪
边的月色是灵动的，楼阁上的
月色是高远的。

文人墨客抚琴赏月，吟诗
作对，便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佳作。

相比之下，如今的城市灯
火辉煌，高楼大厦间的月色似
乎少了几分古朴与宁静。

五光十色的霓虹、车水马
龙的街道，似乎也掩盖了月色
原本的纯净与清幽。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停下
匆忙的脚步，在这喧嚣城市的
一隅仰望苍穹，依然能感受到
那一抹月色的温柔与深情，依
然能为我们带来一丝慰藉。

每一个夜晚的月色都是独
特的，正如人生的境遇各不相
同。

白日的繁华与喧嚣，让我
们在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
而夜晚的月光，则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回归自我的机会。

在月色的怀抱中，尽情享
受吧。

卸去疲惫，抛开烦恼，与自
己进行一场深度对话。

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
与情愫，渐渐苏醒，散发出淡淡
的芬芳。

蝶意时光

悄然间，一位清纯少女，翩
然入了梦境。

她盈盈地说，她是我的蝶
意时光。

少女纤手入袖间，抽出一
支画笔，笔端似有蝶影的荧光，
闪烁。

她说这笔，是我送给她，用
来描绘蝶舞的芬芳。

又拈出一片蝶翼标本，说
是在某个灿烂的夏日，我曾为
一只不慎折翼的彩蝶，轻轻包
扎，那份温柔，至今仍暖着她的
心房……

甚至还翻出一本满是折痕
的画页，说是有一回，我在蝶群
环绕中沉醉遐思，勾勒线条，而
后，这画页便盈满蝶意的灵动。

她喋喋不休，反复强调，她
是我的蝶意时光。

还向我诉说了许多我与她
相伴的往昔。

可是，这些故事，我捧着脑
袋都想不清晰。

似乎，早已模糊在了岁月
的长河里。

她的心绪有些失落，但并
不苦涩。

她说所有人皆如此，总是
在前行途中，让曾经的美好悄
然散落。

若把过往的一切都紧紧攥
着，步伐便会拖沓沉重。

唯有真实的岁月，会为我
们珍藏着往昔，以及往昔的每
一丝绮念。

但当我们心生眷恋时，依
然能够把它们重新唤起。

语毕，她又翩然飞离了我
的视线。

醒来，我愣是老半天不想
睁开眼。

我确信，在某个不经意的
未来某刻，我的蝶意时光，又会
带着新的故事，翩然入了我的
梦境。

幺舅年轻时候的故事，就
像一本被雨水打湿过的旧书，
纸张发皱，字迹却依然清晰，每
一页都藏着情感的波澜，读起
来满是唏嘘与感慨。

犹记他那张泛黄的黑白童
年照片，外婆和嬢嬢们站在岁
月的光晕里，幺舅就站在她们
和外婆的前面。小小的他啊，脸
儿饱满可爱，眼睛清亮亮的。他
咧着嘴笑，那笑容干净得像刚
下过雨的天空，纯粹又明亮，仿
佛藏着整个春天。那时的日子
简单又贫穷，他是家里最小的
孩子，童年的苦日子没能折损
他眼中的光，反倒让他的笑有
了更深的意味，像是对未来生
活的倔强宣战。

学生时代的夜晚，烛光摇
摇晃晃，我在书本前埋头苦熬，
困意纠缠。幺舅却像个江湖侠
客，以书桌为台，召集一群同
学，说书谈天。他讲得眉飞色
舞，声音抑扬顿挫，那些故事从

他嘴里蹦出来，像活了一样。我
虽气他贪玩，可如今想来，那是
他独有的光芒，是生活早早埋
下的伏笔。

幺舅的爱情，开始像童话，
结束却似深秋的落叶。在那个
绝望的春天，幺舅站在爱情的
悬崖边，最终还是转身，带着破
碎的心，奔赴大城市的喧嚣。他
的背影，写满了不甘与决绝，消
失在茫茫人海里，去寻找生活
的另一种可能。

初到大都市的幺舅，兜里
的钱少得可怜，只剩一元，孤
独又彷徨。但他就凭着骨子里
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敲开了一
家企业的大门。面试时，他口
若悬河，把自己说得像个即将
崛起的英雄，竟成功入职，还

借到了五百元。从此，他在销
售的战场上一路拼杀，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新人，变成了能独
当一面的片区经理，坐着飞机
在南北城市间穿梭，追逐着自
己的梦想。

后来，幺舅遇见了幺舅妈。
幺舅妈像一杯温热的茶，不惊
艳，却暖人心扉。她陪着幺舅走
过风雨，把爱无声地洒在生活
的每个角落。家里有她，就有了
温度。她省吃俭用，给家人买礼
物，照顾生病的外婆，教表弟表
妹们做人的道理。可命运无情，
病魔还是把她从我们身边夺
走。那夜，幺舅的世界崩塌了，
他抱着幺舅妈留下的被子，像
个迷路的孩子，在黑暗中徘徊。
二娘的巴掌，打醒了他，也打散

了那些弥漫的悲伤。
如今的幺舅，独自走过风

雨，儿子长大成人，考上名校。
他依然忙碌，生意场上不停奔
波，却也没忘带着我们看世界。
在河西走廊的风沙里，在月牙
泉的波光中，在张掖的七彩画
卷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辽阔，
也看到了幺舅心中从未熄灭的
火焰。

岁月如流，许多故事被风
吹散，但幺舅的故事，像一首唱
不完的歌，在我们心头回荡。他
用自己的人生，为我们写下关
于爱、关于坚韧、关于生活的诗
行。未来的日子，愿幺舅的路上
总有月光相伴，他的故事，也会
在岁月里越发光亮，成为我们
心中永远的温暖。

灼亮的波光（组章）

子义（四川）

幺舅的月光和他的远方
舒帆（四川）

汉阳古镇的茶馆，都是需
要放下纤绳，卸下米包子、柴火
担子，结算了工钱后，哼着小调
唱着渔歌，迈着轻松的步子走
进来的。那时的船工和纤夫往
往是从江边码头结了账，兴致
勃勃地来到盐关街口子，抬头
在招旗和牌匾的五颜六色中找
到那间熟知的茶馆，跨过门槛，
便大声吆喝：“老板，看茶！”而
那肩上搭条长帕子，手里拎着
半壶开水的跑堂倌总要夸张地
逢迎着：“哎呦！张大爷，好久不
见，三花还是二花？”

从船上下来的船工，和那
背了米面鸡鸭，扛了树条竹子
来赶场的人，是喝三花的。掺了
茉莉花的茶，清香扑鼻，汤色碧
绿中茉莉如点点飞雪，但叶子
有点短粗，叶芽也不翘，形态也
有点散乱的，三花名副其实！那
汤色碧绿叶形纤翘，茉莉如初
雪飞旋的，是一花、二花。

也有那从山上背了夹背，
在市场上卖了山货、药材和兽
皮的老人，嘴里叼着叶子烟，不
紧不慢地迈进来，说声：“老山
茶，中岩寺的老山茶！”跑堂倌
便知这个老人家的底气：“喝本
地老叶茶，但不掺花！”

曾经的繁华早被雨打风吹
去。前两年，有外来的商人在盐

关街复建了一个老字号茶馆，
并把牙板、竹笛、响器都摆上了
案，在一众茶客入座后，开讲三
国水浒、民间俗事、相声小品。
白天人声鼎沸，夜里留下两个
青年弟子在这古镇的一隅坚
守。终于，青年弟子忍不住这份
清苦和单调，打道回府了。后来
转换了几道，表演没有了，热闹
劲一过，又恢复了旧茶馆的气
息。

但是，汉阳的气息并不是
属于老茶馆。

今年国庆节，我陪几个成
都的作家从忆村到汉阳镇。河
边上，邹铁匠铺子里传来叮叮
当当的敲打声，在盐关街和后
正街交会的场口，一座小石桥，
一棵绿柳树，中间亮出了一把
黄伞，下面沿街口摆着两张小
方桌，围了几把帆布椅和竹椅
子。抬头间，一个“章福记”咖啡
馆的牌匾闪现，是汉阳籍的著
名书画家毛明祥的手迹。

咖啡馆！作家们眼睛一亮，
围上了“章福记”的店面。店面
是一间老木屋，开了橱窗，一位
精致而美丽的女主人在研磨和
调配咖啡，向街的墙上挂满了

各种咖啡的水牌，有粉笔的板
书，甚至就直接书写在老木屋
的柱头和牛腿上。满满的视觉
冲击中，伴着一只老式喇叭传
出的民谣和草原民歌，如水波
般漂浮在老街上。

一位英俊而沉稳的男主
人应声迎接着我们，让十来个
“不速之客”落座；女主人微笑
着从操作间走出来，开始询问
起客人点的单子，有茶有咖
啡。茶与咖啡依序被男主人端
上桌，甜香瞬间弥漫开来。女
主人小章是汉阳人，小章的丈
夫宝力格来自内蒙古，那是他
们人生的缘分：蒙古汉子和乐
山走出的姑娘有缘相识相爱，
在成都等地打工创业。而他们
相识相恋、打拼的故事，和他
们的咖啡一样，有苦、有涩、有
甜，有波澜不兴、也有狂风骤
雨；有润物无声、也有惊涛拍
岸。直到有一天，小章带着丈
夫回到了汉阳老家，重起炉
灶，用咖啡的香甜和苦涩陪伴
重新创业的人生，他们把爷爷
的老屋装饰起来，又把对街上
的一间木屋租了下来，装成了
室内雅座。

“章福记咖啡馆”在汉阳开
业了。咖啡这个名字从章福记
的窗口走进了汉阳人的生活
中，也被成都、乐山来的作家、
游客写成了文章，拍成了视频，
上了深圳和成都的报纸。

后来，我和宝力格这位蒙
古汉子坐在街沿上，望着外面
悄然无声的岷江水，想着早已
消逝的白帆涛声。宝力格的眼
里飘过一丝流云，那是一个铁
汉子最柔情的，带着雨在空中
流浪的心态。

小章说：“这个房子是我小
时候的家，也是我的根，我愿汉
阳人和天下的人都幸福，于是
取店名为‘章福记’了！”

这个名字与咖啡的“洋”有
点出入，但我想起了草原上的
一个词叫：“福晋”！转头看时，
宝力格在火炉边为客人煮他们
草原上的特产“肚包肉”。

羊肉的香味，弥散在汉阳
街上，让隔了老屋飞檐对应出
去的盐关码头、沉静的岷江，
顿时桅杆如林，白帆片片。河
滩上，羊群欢跳，一个女孩手
执竹杖，在追逐着一群洁白的
小羊……

那是他们把后半生的创业
基地、生活之舟、生命之本，全
部放置在汉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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